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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冯大诚
“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考、考老师的法

宝儿”，我第一次听说的这句话，是近半个世纪
前，在大学同学王 X同学的口中，她是我遇到的
第一个北京女生。我第一次听到“命根儿、法宝
儿”那样的儿化音，感觉特别新鲜，印象特别深
刻。也是从北方同学那里得知，他们在中学时成
绩就是要排名的。
老实说，对于考试和分数，我从小学到中学，

基本上没有怎么在乎，学校也从来没有对于我们
学生的成绩进行过排名。每次考试之前，我是基
本不复习的，反正弄个 5-或 4+（百分制的八九
十分）我就满意了。那时，老师也并不逼我们学
习，我与老师未处于对立的状况，所以也不觉得
考试是老师的法宝。
大学毕业之后，我做了 4年中学教师，研究

生毕业后，又做了 30年的大学教师。做教师总要
考试和判卷，我很幸运，教中学时我那个年级只
有一个班，三门功课我一个人说了算。在我所在
的大学，一般还是不干涉教师的教学权力的，我
愿意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我出题，我判卷，学校
只要一个分数。对于考试，我一般不去一道题一
道题斤斤计较地算分，一张卷子看个大概，就能
得到他学习状况的总的判断，给个总分就完。一
道题一道题的加分，看似公平，其实并不能反映
学生的学习状况。我也不像大多数人那样，考试
完毕不让学生把试题带走，而是要求把试题带
走。用过的试题有什么保密的？学生拿走试题，总
是会去研究错和对，怎样做才对。对于历年的试
题，随时可以到我那里去拿，自己去复印。当然，
这样做的代价是每年出题都要绞尽脑汁。
我们现在经常批评应试教育，其实，要知道

一个人的水平，你不测试（或曰考试）怎么知道？

问题不在于是否考试，而在于怎样考试。现在中
国的大多数考试，基本上是一塌糊涂。主持考试
的大多是糊涂人，可以说是糊涂人考糊涂生。
我以为，所谓考试、测验、测试等，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作为教学一个组成部分，例如，
中小学的期中、期末考试，平时小测验等等，姑
且把它称为教学考试。教学考试的目的之一是
让教师和学生自己明确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
以后更好地教学和学习；这类考试的另一个目
的是为了在复习和考试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
学习到的知识。另一类是选拔性质的考试，例
如，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等等，我把它称为
选拔考试，其唯一的目的是选拔所需要的人
才。这两类考试的性质不同，目的不同，考试的
内容、方法也不应相同。
我在学校主持的考试，主要属于上述第一类

考试即教学考试。考试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学生更
好地掌握我教授的学科。考试的范围就是我教授
的内容。一般地说，题目做对了就是学会了，但是
做错了的未必是没有学会。掌握了关键方法比会
背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重要得多。现在的所谓
“量化管理”只能适用于低级的被管理者和懒惰
或糊涂的管理者。
对于第二类考试即选拔考试，无论在考试

内容、考试方法以及判断考试结果等等各方面都
与第一类考试不同。下面以高考为例说明这个问
题。高考是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所以其考试范
围应当是全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内容。毫无疑
问，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有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
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可能全部实现所有人的这
个愿望。即使人人能上大学，大学也有好差之分，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所以，高考是整个中、
初等教育的指挥棒，在相当长的时期，这是不可
改变的现实。高考考什么，中、初等教育就学什

么，这个现实谁也改变不了。想依靠中、小学的自
律，这只能是自欺欺人。现在我们的大学生，理科
的不懂地理历史，文科的不懂数理化，除了艺术
生，大家都不懂音乐、美术，而艺术生除了他专攻
的那一小点点艺术，什么都不懂。其原因，就是因
为高考不考，学校不教，至少不认真教。因此，高
考的内容、范围，应当是要求中小学学习的全部
内容。
教育管理部门称，减少考试门数是为了减轻

学生负担，那真是蠢人的自欺欺人。试想，如果只
考一门，那考生仍然是一天到晚攻这一门，不敢
有丝毫松懈，将更加疲劳，还不如理科、文科各门
交叉学习，互为休息。
有人问，为什么几十年前可以学理科的不考

史地，文科的不考理化？因为那时高等教育规模
小，中小学的学生能上大学的很少，中小学面向
社会各方面，所以它必须全面地培养人才。今天
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了，正如上面所说，大多数人
都要上大学。因而高考对于中小学教育的影响，
比几十年前要大得多。你考什么，我就教什么，你
不考的那我就不教。如果不这样做，家长首先不
干，地方官也不干。（与这个问题相似的是考研，
现在许多大学，特别是有的非重点大学，进大学
就说一切为了考研，研究生考试需要的我就教，
重点教，不考的就“自学”。结果这样的大学学生
考研的初试分数反而比重点大学学生高得多，而
许多傻乎乎的学校却规定了初试成绩与复试成
绩的比例，据说是“公平、公开、公正”，结果录取
的就是那些德智体美和动手能力全面差劲的学
生。）
总之，高考的范围应当是中小学生学过的全

部内容。考研的范围应当是大学以及以前所学的
全部内容。

（http://blog.sciencenet.cn/u/fdc1947）

阴孟津
这几年每年做完野外，都要写点夏天的故

事。今年动手晚了，因为要做的事情多一点。年
初去南极记了 5万字的日记，到现在也没有时
间去整理。别的东西就更不用提了。那个冷劲还
没有过去，新一年夏天的野外工作又结束了许
久。时间过得如此的快，把越来越多的东西都留
在了后面。忽然之间就立秋了。这个时候，偶然
听到降央卓玛的歌，西海情歌，走天涯，雨中飘
荡的回忆，陪你一起看草原……一个 1984年出
生的女歌手，能有那样的天赋，好像有了很多的
生活历练，能唱出那么悠远的歌声，给人一种奇
妙，走到天边都能记起。

今年的夏天很特别，相当的长，好像过了
18个月。哈哈，不知怎么就用了这么个数。反正
挺长的，来回地跑，到后来有点累了。毕竟跑了
那么多的地方，走了那么多的路，又是炎热的夏
天，有时候雨水把身上打湿，有时汗水把身上打
湿，挺快乐的，而且令人难忘。但人不是永动机，
总会有累的时候。戈壁滩上，好像我们有个约
定，每年都能见着一面。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
会再也去不了那里。

今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一位年轻
师兄，没有防备的状态下，在野外被毒蛇咬伤。
处理的过程，像小说中那样富有戏剧性。他弯身
去捡一块地上的标本，被石头洞里的蛇蹿出来，
咬在手指头上。被咬后，他以一贯的沉稳口气，
在对讲机中说：我不幸被蛇咬了。大家都很紧
张，赶紧把人从荒滩野外往医院送。但二连浩特
的医院没有治疗毒蛇咬伤的药物和专家，只好
往呼市或北京送。好在二连浩特现在有了机场，
马上要起飞的飞机等了我们师兄几分钟，把他
和另外一个护送的同事拉到呼和浩特。本来想
飞北京，但当天飞北京的飞机取消，只好住进呼
市的医院。医生在被蛇咬的手上，咔嚓咔嚓拿刀
切了几个口子，而且得保持刀口开放好几天，以
便排出毒液，额的妈呀，那比被蛇咬还疼啊。这
事把大家吓得够呛，我想他们家里人更是提心
吊胆。后来听说那是蝮蛇的一种。好在戈壁滩上
的蛇比较小，毒性也没有那么大，有惊无险，师
兄安然无恙度过难关。回北京后，他给我看他的
手，上面留下了几条刀痕，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啦。

那个蛇咬人的山头，被我们非正式地命名
为蛇咬山。我后来又跑到那里去，把个小山头找
了个遍，想见识一下是什么蛇如此大胆，咬我们
的人。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估计它在哪个洞里
闭门思过呢。在山头上找蛇时，为了弄清楚蛇攻
击人的位置，我给那位师兄打手机搞调研，结果
他关机。后来我们另外一位同事接到师兄电话，
让他告诉我，不要再去打扰那条蛇，本来是他先
去打扰人家的。他可能以为我要去替他报仇，踢
那蛇一脚什么的。其实不是的，我就是想看一下
那蛇长什么样。我们在这个地区做了几十年的
野外，这是第一回出这样的事。见见它，也是一
种缘分。可惜我和它无缘。

又是一个夏天，多少讲不完的故事，明白的
人自然会明白，也会记得一辈子。

（http://blog.sciencenet.cn/u/jinsblog）

科研 ing

阴何宏
扶乩是至今偶有所闻的一项传统迷信项

目，其基本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比如烧香
念咒，请“鬼神”降临，然后由人扶持器械，比如
插着笔的簸箕，在桌面或沙盘上画出与人对话
的文字。

有时，词句的意义一目了然，有时则需要
专人解读。何以“鬼神”要通过这种方式“显
灵”，相信者从未追问一个究竟。在怀疑者眼
里，由于有人直接参与，必定是作假，其虚妄性
不言而喻。

据考证，扶乩可以追溯到宋代，不少文人
墨客记载了当年民间盛行请“紫（子）姑”的游
戏。解放后，由于被划为封建迷信，此类现象一
度销声匿迹，但在上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
初，扶乩在有些地方又有抬头，而且“请”到的
竟是逝世不久的建国领袖。类似现象国外也
有，自 19世纪中期“唯灵论”泛起之后，为了沟
通“鬼魂”，有些“灵媒”采用“自动书写”与扶推
“奥吉板”（其上有 26 个字母可以拼写词句），
“转达”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思想。可见，扶乩是
有相当生命力的社会文化现象。

1996 年 4 月，我到上海出差，在近郊某农
家身临其境地考察了一个案例，同行者有我的
同事陈朴与复旦大学的孙时进博士。事情的起
因是有一位大学生郑某与孙时进教授联系，称
村里有人搞这种活动，近半年他母亲也卷了进
去。他本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认为很神
奇，希望请到行家作鉴别。孙是心理学博士，博
士论文是研究催眠术，对可能涉及下意识与潜
意识的种种神秘现象他一向饶有兴趣。我们与
小郑约好时间，乘公共汽车去了他家。极具讽
刺性的是，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我们
却要去看“鬼”的表演。

小郑的家境似乎不错（据本人说在当地属
于中等），他母亲一望而知是一位纯朴农妇，六
十岁出头，据说并不识字。
下午四点钟，他们请来另一位扶乩者，瘦

高个，三十余岁的李姓女子，听说小学文化。值
得一提的是，自进门到整个扶乩结束，她一直
表现得非常平淡，没有喜怒于色的表情。
扶乩第一步，是降“神”，或者说请“鬼”登

门。这个仪式四点半左右开始。
小郑母亲与李嫂蹲在空旷房间的墙角点

起两枝红蜡烛，烧了十几只草纸折的“元宝”，
然后把托着蜡烛的木台摆到位于房子正中的
一张红木方桌上。一大张白纸铺满了差不多整
个桌面。她们再用一只细萝，盛着面粉均匀地
筛在纸面上。然后，托出一只蒙着一块绿布的
簸箕，箕面朝下，箕头上插着一只四五公分长
的铁钉。两人相对，靠着桌子两边，一人出右
手，一人左手，用食指、中指和大姆指托起簸
箕，钉头距离桌面不到一寸的高度。在整个过
程中，两人都没有说话，显然是经常做，配合得
已经很有点默契。
没太过多久，就看到箕头下沉，铁钉做笔，

缓缓地在面粉上竖向写出三个字：“徐世英”，
据说这是招来的“冥灵”的名字。扶箕者已经挺
熟悉这个角色，她们介绍这一位是住在好几里
外徐家屯的妇女，1987 年去世，时年 34 岁。
“鬼”上门了，不过满屋子的人并没有害怕的感
觉，只是气氛变得肃穆并开始有点神秘。
“大家可以问问题了！”
同事陈朴首先提问：“你知道我们从哪里

来？”回答很快有了，钉头在纸上写出“北京”。
小郑问：“我嫂子姓什么？”也对了。
陈朴接着问：“拿摄像机的人叫什么名

字？”箕没有动作，四周熟悉者帮着说：“知道你
就点三下，不知道你就画个圈。”钉头慢慢画了
个小圈。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我们自然地
询问了许多问题，并开始逐步逼近真相：凡扶
箕者李嫂所不知的事情，比如来访者叫什么名
字，家里有几口人，甚至于他人都能看到的图
文汉字，“箕仙”都不知道；甚至连她亲手抽取
的扑克牌，只要避开了她的双眼，“箕仙”也不
知其花色点数；我们提议是否可以另外上个人
换她下来，“箕仙”画圈拒绝。
情况非常明了，李嫂才是关键人物，是她

在用自己的手指操纵簸箕的运动，只因为手部
动作很小，缺少疑心的普通人往往看不出来。
这里没有“鬼神”的影子，也没有丝毫的

“特异功能”。
由于在民众中普遍缺少理性的、怀疑的、

批判的态度，缺少对迷信文化的基本了解，他
们往往被一些并不高明的表演所征服，前些年
的气功、特异功能狂热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许多
方面非常薄弱。

另外，好些问题并非一定就像初看上去那
么简单：比如我们能够简单地认定李嫂故意骗
人吗？这么做对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连心理
学教授孙时进博士也觉得不易回答。要想判断
她是否恶意，是不是心理紊乱或多重人格，需
要很细致的专门测试分析。
如果只是因为自己厌恶，便过于简单地用

“不是……就是……”，“既然……必定……”的
逻辑轻率下结论，我们便可能违背了自己提倡
的严谨求实的原则，结果常常反而为被批判对
象赢得了同情者。宣传科学固然重要，但科学
承认自身是有限的，不足以解答所有问题。所
以，有理有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教会人们
学会仔细观察、严密思考、学会逻辑分析，这才
是防止轻信、避免自欺与被骗的可靠法宝。

（http://blog.sciencenet.cn/u/Helmholtz）

科普吧

亲历扶乩

两类不同性质的考试

夏天的
故事

视点i

阴蓝劲松
在中国，当大学老师的，最高层次的荣誉是

做到院士。但文科院士评选已经基本消失，所以
搞文科的想成为院士基本无望（个别学科如管理
学例外）。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博导成为最高荣
誉，也因此不少人心中都有一个博导梦。我自己
也不能免俗，但好在在下还不是博导，所以正好
有资格“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说点酸葡萄的味
道———不当博导的好处。

1.不当博导可以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越
是应用学科，越需要也越可以让博士生帮自己做
实验，搞调查；越是基础学科，越需要自己苦心钻
研，免人打扰，又自由交流。大思想家基本靠自己
直面世界，批判审视前人成就，再以独创性的理
论凸显空谷足音。没听说搞基础理论研究的爱因
斯坦培养了多少博士生。马克思不是博导，尼采

不是，萨特也不是。他们很多甚至就不在大学呆
着———呆在大学任教的多是学者，而不是思想
家。思想家最需要的是自由。杜威倒是培养了多
位中国博士，但杜威这些优秀学生给中国人带来
的多属启蒙式的思想传导，独创性的思想并不
多。他们有成绩（高分读名校）而无成就（学术—
思想成就不大）。工科博导或许可以成为“老板”，
但其应用学科性质决定了工科博导的研究大多
不会是原创性的重大突破。人文博导也可以做表
面风光、实际空虚的老板，但其真正成就不可能
靠学生完成。试想，自己都靠不住，还想指望学生
帮自己，那不是白日做梦（一旦学生完成有影响
力的论著，那也基本不属导师的成就，而是学生
本人的贡献）。所以不当博导就是给自己断后路，
逼自己成才成家。

2.不当博导就不必给学生经费。带博士生
要交给学校少量经费，这且不说。当上博导，多

少要给学生派活，给经费。而不当博导，没有博
士生自然就不必申请课题弄经费。理工科多数
学科没有经费就没法运转，没有经费就没有学
生报考———也就是导师无能。这人文基础学科
完全不同。没有课题没有经费照样干活。有了
课题有了经费倒更可能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试
问有几本人文社科名著是通过搞课题搞出来
的？又有哪部经典是靠钱堆出来的？《资本论》
不是！《释梦》也不是！当然《存在与虚无》、《存
在与时间》也不会是。“课题申请像疯子，课题
到手像傻子，课题结题像骗子。”理工各科完成
课题不敢妄加评价，人文基础学科课题则庶几
近之。国家有钱不如改善一下中青年教师住房
来得实在。以为用钱就可以“激励”出高水平有
思想的论著，结果悬！

3.不当博导可以不招那些不合意的考生。当
博导，既怕没人来报考，更怕招收的博士生不理

想。遗憾的是，这年头相当一批学生读博不是出
于对学术的热爱和能力，而是出于就业的考虑。
本来这无可厚非。问题是博士生做论文多不容
易，导师也难以帮大忙。一旦学生论文做得乱七
八糟，难免令人不快。再说了，这就业也是个麻烦
事。招了学生进来，若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这时
学生的责任是主要的，但导师脸上似乎也不是很
光彩。

4.不当博导能聚焦于自己的目标。作为人文
学者，人生一书足矣！不必指导学生，不必勉强自
己弄经费，结果就是自己多出时间，也就是多出
自由。有自由就可以慢慢地打理自己心中的神
山，构设自己的金字塔。若老来回头一望，发现自
己做课题太多，弄钱太多，教学生太多，出书太
多，写论文太多，真正的成就却没有。那得乎？失
乎？很恐怖的！

（http://blog.sciencenet.cn/u/lanjs）

不当博导的好处

董怡辰 /制图

由于在民众中普遍
缺少理性的、怀疑的、批
判的态度，缺少对迷信
文化的基本了解，他们
往往被一些诸如扶乩之
类的并不高明的表演所
征服。

今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一
位年轻师兄，没有防备的状态下，在野外
被毒蛇咬伤。处理的过程，像小说中那样
富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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